
访 钱 宁 教 授

陈 灵 若

最近
,

我到清华园访问了钱宁教授
。

那一天
,

乍起的北风夹着西伯利亚的寒气
,

不时袭人发肤
。

我气喘吁吁走到他的寓所
,

连

声叩门
,

不闻主人回音
。

真令人懊丧
,

这位教

授到哪里去了呢?我信步向水利 系教学楼走去
。

途中一位同志告诉我
: “
钱老师正在给学生做

报告
” 。

我疾步奔向大寻L堂
。

报告人那 浑圆而响亮

的声音
,

顿时通过麦克风传到我的耳鼓
。

这可

是钱老师吗 ? 两年前的严冬
,

在首都医院病榻

上的情景
,

立即在我眼前闪过
。

我进入礼堂
,

向前望去
,

果真是钱宁教授坐在讲台上
,

向青

年们讲话
。

我向身旁一位女同志打问
,

才知报告已开

始一个多小时了
。

讲话内容是
:

我为什么坚决

要求加入 中国共产党
。

全校的预备党员和要求

入党的积极分子都来听讲
。

由于参加的人十分

踊跃
,

礼堂旁的阶梯大教室也 拉了线
。

钱宁讲起话来条理分明
。

他结合自身经历
,

讲述自己对党的认识
,

还讲了有关党风等问题
。

他讲到那天夜晚
,

他从清华园里爆发出来的欢

呼声中— 庆祝中国足球队战胜科威特足球队
,

看到 同学们那 种爱国热忱和 民族自豪感
。

四

十年 代他作为一名青年留学生在美国
,

多么希

望被人家称为
“
东亚病夫

”
的祖国早日成为东

亚健夫啊 ! 而现在这个愿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终

于实现了
。

话到这 儿
,

他情不 自禁地说
: “
我们

的中国多么可 爱啊 ! 我们的青年多么可爱啊 ! ”

最后他说
:

同学们提出
“ 为四化从我做起

,

从

现在做起
”
的 口号非常之好

。

振兴 中华
,

人人

有责
。

振兴中华要 由每个人做起
。

一
报告结束

,

一起回

到了他的寓所
。

他对我

久等很过意不去
,

而我

却认为此来采访意外遇

上这个机会
,

收获很大
。

他告诉我
,

他身体很好
,

每天 早晨坚持两小时锻

炼
,

上
、

下午都工作
。

——
不久前

,

他到瑞典
、

西

德
、

比利时三国进行访

问和考察
,

并在斯德哥

尔摩参加了世界大坝会议的预备会
。

19 8 2年 5

月
,

国际大坝会议将在巴西举行
。

他正忙于起

草这个 会议的学术报告
。

我 国大坝数量之多
,

居世界之最
,

而且在解决水库泥沙淤积方面又

积累了丰富的经验
,

他被确定为 《水库淤积和

塌岸》 这个专题的总报告人
。

我最为关心的是他那泥沙理论著作 《泥沙

运动力学》 进展的情况
。

1 9 79 年他生病时
,

全

书 17 章只完成 10 章
。

那后 7 章的份量不轻 啊 !

这次得知
,

此书不仅全部完稿
,

而且已经审定
,

送交科学出版社付印了
。

我为这一消息振奋了
。

这是他几十年呕心

沥血的结晶啊 ! 五十年代初期他从大洋彼岸的

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取博士学位不久
,

清华

大学向他发来聘书
,

请他回国任教
。

从那时起

他开始做回国准备
,

日夜搜集资料
,

赶写 《泥

沙运动力学》 讲义稿
。

十年内乱中
,

他从牛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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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干校
,

从 干校到山西
,

他心中一直牵挂着这

三本厚厚的讲稿
。

有幸在四次抄家中
,

竟无一

人赏识它
。

钱宁重返清华园后
,

继续整理书稿
。

为了写这部书
,

有谁知道他付出多少心血
,

熬

过多少不眠之夜? 我记得
,

从武汉到三峡途中
,

在
“
东方红

” 江轮上
,

曾见到他的座舱窗 口
,

深夜灯光还在闪亮
;
在距黄河花园口不远的会

议驻地
,

见他夜晚带病伏案疾书… …这 部著作

与其说是他献给泥沙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食粮
,

毋宁说是他献给祖国泥沙事业的一颗忠贞不渝

的心
。

为了祖 国
,

钱宁教授在五十年代毅然回国
。

他坚决舍弃了他当时在美国所能得到的一切
,

包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
,

经过努力攻取的博

士学位
,

以及他同他的导师小爱因斯坦在泥抄

科研领域里所享有的盛誉
,

等等
。

尽管
“ 文化

大革命
”
中他蒙受了屈辱

,

然而
,

他始终对祖

国充满了热爱
。

19 7 8年
,

他从三门峡回到北京

之后
,

迈开大步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
。

钱宁向我介绍说
,

新建的清华泥沙试验室
,

已经基本建 成 了
。

这 个试验 室面积 达 3 8 0 0平

米
,

比清华现在的礼堂面积还要大呢 ! 为国内

有关单位培训泥沙科技人材的训练班
,

已举办

了一期
。

有关 国际组织还决定在 中国筹建国际

泥沙研究和培训中心
。

关于黄河泥沙的治理
,

他认为关键是搞好黄河 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治理

好 中游的主要支流
。

他在两年前提 出过这方面

的学术论文
。

最近
,

张瑞瑾等 9 名水利专家又

同他联名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
,

建议加速治

黄工作
,

并提出了根治黄河的意见
。

临别时
,

我向他说明此来是应《 中国水利》

编辑部之约
,

想向关心钱宁教授的许多读者
,

提供一篇有关他个人近况的报道
。

她的 夫人龚

维瑶同志— 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心理学的研究

工作— 十分认真地对我说
: “
请你千万不要报

道他了
,

他承受不了
。

更何况他还是一个预备

党员
,

尚未经受党的严峻考验… …
。 ”
钱宁教授

补充说
: “

报道一个人不好
,

许多工作都是大

家干的
。

水利界许多同志的工 作比我做得好

… …
。 ”
我完全相信

,

这是出自他们的肺腑之 言
。

、,J、
.

长江河道比较稳定
,

几千年来大体上走着一条变化

不大的老路
。

这在长江文物考古中已有相当充分的论

证
。

为了了解长江河道的变迁
,

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

这一座座中隔平原的丘陵就酷似藕节
。

据统计
,

仅中

游这一小段河道的两岸就有 50 多处
“
节点

” ,

对水流
、

河势起着控制作用
。

再往下游如镇江有名的
“
三 山

”
一

金山
、

北固山
、

焦山也都是
`
节点

” 。

而沿江的大小湖

所等单位几年前曾在城陵矶

至九江段长江两岸 10 ~ 15 公

里的范围内
,

进行过一次广

泛的文物考古
,

在江边
、

一

级台地和低丘上发现了大量

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战国以

来的历代墓葬
、

城址和工具

长江河道的稳定性在文物

考古中得到了印证

泊又可调蓄洪水
,

降低河道

水位
,

使长江大汛时可保持

相对的稳定
。

这些文物不仅有助于 了

解长江河道
,

还有一些令人

称奇的发现
:

在洪湖
、

梁子

湖
、

大冶湖的湖底
,

发掘出

器皿等
。

根据文物的分布
、

周围的地势和可能发生的

水位高程编制成 《城陵矶至九江段长江古道及文物分

布图》
。

这份成果说明
,

五千多年来长江在平原区的 摆

动没超出一 级台地的范围
。

长江为什么没发生改道性质的大变迁呢 ? 除堤防

的约束外
,

从 自然条件来甘
,

主要是沿岸乡
`

节点
” 、

湖

泊的缘故
。 “
节点 ,’, 即濒江兀立的丘陵

。

如以藕喻江
,

新石器时代的打磨器具
、

宋代城墙和其他时期的砖瓦
、

石桥等文物
。

研究人员认为
,

湖底文物的发现说明
:

一
、

新石器时代的湖底高于 水面
,

因微弱间歇性陆沉

而降低 ; 二
、

湖区变迁大
,

江湖 泥沙淤积严重
,

致有

宋代文物沉于湖底
;
三

、

这些湖泊均在云梦泽中
,

既

有文化遗址发现
,

说明云梦泽并非一片汪洋
。


